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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游走于电影《情书》的镜像理论 
◆任敬敬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2） 

 
摘要：由日本导演岩井俊二执导的影片《情书》有较高的艺术造诣，一

个关于青春、离丧和爱的忧伤故事，其中多重角色的镜像关系是对拉康

镜像理论的最完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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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由日本导演岩井俊二执导的影片《情书》有较高的艺
术造诣，一个关于回忆、青春和爱的忧伤故事，其情节看似简单，
但在隐含的深层结构中，我们发现，它讲述了一个绝望的人试图
在多重角色的镜像关系中获得或找到镜中的理想自我的故事。在
忘我的他恋中深深地迷恋自己从而达到认识自我，在理解自我过
程的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拉康的镜像理论。 

一、（男）藤井树的自恋情结 
“藤井树爱藤井树”是一次自恋的投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

社会符号。两个相同的姓名，是某种能指上的巧合，藤井树这个
名字在一开始就给人以某种神秘的感觉，在尴尬的相处中成就了
男树的暗恋，在若干年后悄然开封的“情书”中打开记忆之旅，
在女藤井树的回忆中，在讲这些令人尴尬的小事时，我们似乎感
到一丝温暖。名字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符号，当老师点名“藤井
树”时，男女藤井树同时回答，然后互相对视，这时，两人的主
体意识和自我意识开始模糊和动摇，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女藤井树
的同名看作是男藤井树的镜像，就像镜子里的婴儿一样，男树发
现了与自己具有相同特征的某个镜中事物---女树，他开始产生
自恋意识。在不断重复的同名尴尬情境中，男树的主体意识不断
的被冲击．渐渐的，他开始混淆真实的自己和想象中的自己，他
在主体确认断裂的条件下，重建了整个自我。这个自我，是跟女
树有关的。他在情感和想象上与女树连在了一起。而且，那一遍
遍写在标签上的“藤井树”，肯定不是男树无聊时写上的自己的
名字，也不一定都是写的女树的名字，而更可能是他们两个人的
名字。如果说相同的名字是他们二人之间的相同特征 ，是同样
的自我能指，那么男树在图书卡上写下的两个人的名字，就是他
含蓄地分享着的同样的能指。而男树对博子的一见钟情构成另一
意蕴：虽然男树对于博子的爱是接受的，但它就像是完成了一个
遥远的梦，得到了一个不太满意的替代，但是他显然不能忘记他
的初恋——或者是那份完美的他恋/自恋，也许他忘记不了这份
长久的没有得到回响的暗恋。在这里，在博子和女树之间，不仅
是影子的关系，在男树和博子之间，还是对影子的影子的爱恋，
实际上从一方面讲,“镜像”自恋的过程,也是能指转让的过程。
这种转移过程完成后，恋着的依然是镜像中的自我。 

二、在爱情里寻求解脱的博子 
影片的开场，是一个意境悠远的长镜头，博子独自躺在漫无

人际的雪地之中，前景是山中大片白雪，景色深处散落着优雅的
青黑色房屋和树木。整个场景就像一幅水墨山水画，意境悠长，
给人无限遐想。然后，在墓地，是藤井树逝世的第二个周年纪念
日。这几乎就像一个为生者举行的愉快的聚会：父亲和宾客们迫
不及待地等待仪式结束，母亲也故作轻松的假装生病逃跑，老朋
友缺席，但他们却私下约好在午夜祭奠。这似乎是个有趣的游戏。
只有博子与他们不同。拒绝忘记，也不能忘记。博子双手合十，
独自站在男树的碑前。这无疑是一段难忘的忠实爱情，但从精神
分析的角度来看，忘我的他恋，也是一种强烈的自恋。从某种意
义上说，当人们坠入爱河并深深地相爱时，人们也爱着自己，爱
着他们深深陶醉在其中的爱；同时，一个人爱上他的爱人也是爱
上一个完美理想自我的镜像。对于自恋来说，没有比情人的目光
更好的镜子。博子想象的的死亡，表明她拒绝接受她的未婚夫已
经死亡的事实。 

机缘巧合下开始了与女藤井树的回信，这让她产生了某种幻
想，但秋叶先生不断地质疑和提醒她，随后开始了两人的小樽之
行。此时，博子从心理拒绝承认藤井树已死。但随后的小樽之行，
发现的“真相”却远不止是这些。先发现的是出租车司机，他发

现先后坐车的两个姑娘长相是如此的相似，随后，博子自己面对
了这一现实。影片中，女树和博子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同时
出现在同一空间里，在一个长镜头中，女树从画面的深处走来，
把信投入信箱，摄影机向后拉，镜头的前景中，出现了博子的背
影。摄像机上升，博子出画，在全景镜头中，摄像机用 360 度的
摇镜头跟拍女树。女树撞到正在与朋友告别的秋叶先生，并从博
子身边掠过。这个部分的设计对之后剧情的走向是相当重要的。
整个长镜头段落是博子的主观镜头，博子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发
现了“自己”。她看着这个与自己相同的女孩，心中泛起思量。
因此,这部电影不仅使用同一个演员来扮演两个角色,并使用电影
视听语言来展现某种类似于镜像的虚幻场景。影片进一步加强了
寓言的表达。借助心理分析的视角，可以说，当博子发现女树时，
她在发现自我的地方也发现了他者。她坚持守护中的爱情出现裂
缝。她清楚的意识到，她或许只是只是别人爱情的投影，她只是
一个影子。她该是多么伤心，多么的悲痛，但幸运的是博子在最
后放过了自己，接受了这一事实，她忧伤且幸福地回忆着当年，
回忆着男树向她求婚的场景，回忆男树的迟疑，回忆他没有开口
说出的话，在影片的结尾处，博子站在雪地上，对着空旷的雪山
呼喊，唯一回应她的是接连不断的回声，由此，博子获得了解脱。 

三、重寻爱情的（女）藤井树 
（女）藤井树是这部故事中的女主角吗？通过电影片的叙事

过程，在女树重拾爱情的记忆里，真正的主角却是少年男树。在
那段好似忘记的初恋故事中，女藤井树扮演的，也许只是少年男
树的影子，一个永远无法触及和获得的自我的投射。女树从视而
不见到终于看到，微妙的是，这个《情书》的故事中，写“情书”
的双方，竟然是是两个样貌相同的女人。所谓“情书”已经成为
一种非常直接的镜式的情境呈现、一种自恋的《情书》剧照的指
称。然而，在电影的视觉和意义结构上，导演有意设计了一种渐
进式的两种角色之间的方法，并有一定的重叠感。这一双重形象
的重合、也称之为自我的双重形像的完成，是在影片临近尾声的
场景中。当博子在雪地里呼唤藤井树：“你好吗？我很好。＂回
应她的是病床上昏睡的女树。女树在昏迷中的喃喃自语：“藤井
树君，你好吗？我很好。”这是博子第一封来信中的内容。因此，
当博子在山中呼唤时只得到回声的呼应；而女树的呓语却如同另
一处回音。这是一种多重感觉的回声。此时，女树接管了博子的
位置，体会着爱情，但也永远的失去了恋人。重述中的第一封“情
书”既是博子伤感的回音，也是女树对男树绝望的问候。她没有
看到博子，但她意识到了她和博子之间的镜像关系。如果说，因
为博子看到了女树，从而指认出了一个自我的他者，那么女树则
在与博子持续的“情书”往来中识别出了一个他者（少年树、也
是博子）的自我。 

结论：一切就像一出浓墨重彩的戏戛然而止，黑色的帷幕被
拉上，放眼四周，观众席上只剩自己，没有说再见，离别也总是
沉默。有的人出现在你身边，是为了陪你走一程，从此山长水阔，
永不相逢，留下的还是那个孤单的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在认识
他者的过程中，认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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